
中卫市海原县红羊乡有座元龙山，大山深处的斜

坡上生长着一棵千年“古茶树”，至今已有1101岁。这

棵古树高7.5米，地径110.2厘米，冠幅7.3米。虽历经

千年沧桑，部分根系裸露在外，主干上也生出了好几

个圆洞，但却不影响它枝繁叶茂。

住在元龙山脚下86岁老人谢廷福，从记事起就一

直陪在这棵千年古树身旁。他回忆说：“听我父亲讲，

在我高祖父小时候，元龙山上长了上千棵‘茶树’，唯

独这棵最粗壮，树冠最大。”

海原县为什么会有茶树，当年是谁种下了这棵

树，它又是如何流芳千年的？在古树旁，立有一块石

碑，上书《元龙茶名志》记载：隋唐之年，仙鹤御籽，犹

如一丹，茁出石缝，苍翠遍山，清热消暑。繁衍千载，

古今流传，泽惠民间。”其实，这棵千年古树并不是茶

树，而是旱榆。据《宁夏古树名木图鉴》记载，据传清

康熙帝巡游宁夏路过元龙山时，随从奉水，味咸。康

熙帝问为什么不放茶，答茶已用完。康熙帝让随从随

手从一棵旱榆树上摘了几片树叶泡水喝，没想到与茶

叶味道完全一样。从此，当地人便把元龙山上的旱榆

称为“茶树”，每年农历六月初六，周边群众会上山采

摘榆树叶，经熬制晾晒，藏于干燥处。水烧开后放几

片，凉后水呈鲜红色，清凉解渴。

海原县林业和草原局种苗圃股长杨占虎介绍，旱

榆（灰榆）是海原传统树种，生长在山坡上，四周石块

丛生，环境较差。2022年，当地相关部门对这棵千年

古树开展抢救性保护和复壮工作，让它焕发了生机。

今年6月，宁夏林业专家现场调研并制定了保护方案，

对树干清腐防腐，主干加固施肥，维修树洞。还安装

了太阳能摄像头，远程监测它的“健康状况”。

四棵树位于永宁县李俊镇

郭家湾子村北，22年前，第一次

去看它，可谓路途艰难。乘坐中

巴车先从银川市赶到李俊镇，又

搭了一辆三轮车才找到了传说

中的四棵树，来回花费一天时

间。从此，对四棵树的历史和传

说念念不忘。

“四棵树已经死了好几年

了，周围只有几棵新栽的杨树，

你们还想看不？”出发前，事先联

系当地人打听到这一信息，心中

有点堵。“不可能，它怎么会死

掉？”想来想去心有不甘，还是

决定前往。

8月 4日，沿着宽阔平坦的

乡村柏油路，按着导航指引，不

到一小时就顺利找到了四棵树。

在郭家湾村北一处空地的

中央，四棵粗细近乎一样的银白

杨出现在眼前。四棵树呈正方

形布局，株距、行距都是 8 米。

它们平均树龄320年，平均树高

15.5米，平均胸径 1.72米，平均

冠幅 11 米。大树用铁围栏护

着，每棵树的下方都有几个支架

支撑。

走近细看，一棵虽已枯死，

但依旧傲然挺立。另外三棵树

的上端枝繁叶茂，我们不由喜出

望外：“快看，它们还活着，这些

树叶都是树干侧边和树冠中间

重新长出的新枝发出的。”说话

间，一阵微风吹过，树叶发出刷

刷的声音。不远处传来清脆的

鸟鸣，仿佛欢迎来客聆听一段重

生的故事。

永宁县林业和草原局林

业工程师刘光武说，2015 年

至 2019 年，他在创建国家园

林县城办公室工作，期间对

四棵树采取了管护措施，在

树周围建起铁质围栏并制作

铁架给予支撑，定期吊袋输

营养液。

“采取保护措施之前，我们

就发现东北方的一棵树枯死

了。”刘光武说，采取复壮措施

后，另外三棵树“死而复生”，从

树干侧边生出了新枝。尤其是

西南方的一棵树更显神奇，断裂

的树干上不仅长出了新枝，旁边

还冒出了一棵枸杞树，令人惊

叹。如今，四棵树的旁边还长出

了几棵白杨树，与之相依相伴。

“树和人一样，都是有生命

的。尽量让它们自然恢复，减少

人为干涉。”刘光武说。

“我们从这棵带有编号的古树银白杨讲起，

它至今已有 390 多年的树龄。它生命力非常顽

强，曾被雷击中过3次。但如今依旧枝繁叶茂，郁

郁葱葱。”8月5日中午，一位讲解员在银川市西塔

博物馆院内，向一波波慕名而来的游客介绍这棵

“大头”古树银白杨的故事。

走进西塔博物馆院内，一眼就能看到这棵

高大的银白杨。它树高 18 米，胸径 1.85 米，冠

幅 20 米，长势旺盛。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承

天寺塔管理中心管理员张润英介绍，这棵古树

以前归宁夏博物馆管理，从 2008 年起由承天寺

塔管理中心接管。银白杨长势旺盛，分枝太粗太

长，遇风摇摆容易折断。2009年，在园林专家现

场指导下，用钢管做了一个细支架将银白杨的北

方侧枝撑起，2018 年又在旁边支起了一个粗一

点的支架。“这棵树不需要过分关爱，以保护为

主。春天时除除虫，输点营养液就可以了。因

树太大，为了保护环境不被污染，我们会将少许

药液喷洒在空中为其除虫”。张润英说。

张润英回忆，2012年夏天，这棵银白杨被雷

劈中，树的主干中间冒出一小股烟后，裂开了一

条小缝，经过两年的生长已

经愈合。为了防止银白杨再

次被雷击，2015年，工作人员

在树上安装了6根避雷针。

每年三四月，银白杨就

开始发芽。经过管理人员的

精心养护、修剪，如今银白杨

长势良好，唯有树的北侧枝

干上有部分树皮脱落，但也

不影响它的长势。“树皮脱落

与天气、外界关系不大。树

其实跟人一样，也有生理期，

有个新陈代谢的过程。”张润

英解释。

根据根据《《宁夏古树名木图宁夏古树名木图

鉴鉴》》记录记录，，这棵银白杨树龄这棵银白杨树龄

有有 152152 岁岁，，与导游介绍的与导游介绍的

390390 多岁不一致多岁不一致。。它究竟有多大年龄它究竟有多大年龄？？张润张润

英说英说：“：“几年前几年前，，有外地专家到西塔考察有外地专家到西塔考察，，顺便顺便

看了看这棵银白杨树皮上的纹路看了看这棵银白杨树皮上的纹路，，推测它已推测它已

有有 300300 多岁多岁。。树皮上的纹路就像人脸上的皱树皮上的纹路就像人脸上的皱

纹一样纹一样，，年龄越大年龄越大，，皱纹越多越密皱纹越多越密。。这棵银白这棵银白

杨的树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杨的树龄还有待于进一步考证，，但单看它挺但单看它挺

拔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拔的树干和繁茂的枝叶，，足以说明它有一颗足以说明它有一颗

年轻的心年轻的心，，愿它青春永驻愿它青春永驻。”。”

跨越千年跨越千年，，重重拾拾一杯茶一杯茶
海原元龙山上的“古茶树”依然“硬朗”

历经风雨，枯木再逢春
四棵树换个活法重新来过

无惧雷击，年龄是个谜

承天寺塔的“大头”银白杨青春常驻

走进银川中山公园动物园大走进银川中山公园动物园大

门门，，沿着宽阔的大路向前方望去沿着宽阔的大路向前方望去，，

一眼就看到一棵树体高大一眼就看到一棵树体高大、、长势长势

旺盛的圆柏旺盛的圆柏。。这棵圆柏被一个很这棵圆柏被一个很

大的花坛围护起来大的花坛围护起来，，霸气十足地霸气十足地

挺立在路中央挺立在路中央。。今年今年 8787岁的它岁的它，，

被称为被称为““宁夏第一柏宁夏第一柏”。”。

这棵古树栽植于这棵古树栽植于19361936年年，，是是宁宁

夏引种成功的第一棵圆柏夏引种成功的第一棵圆柏。。它树高它树高

1212米米，，胸径胸径4242厘米厘米，，冠幅冠幅44米米，，枝繁枝繁

叶茂叶茂，，长势非常好长势非常好。。走近仰望走近仰望，，在湛在湛

蓝的天空下蓝的天空下，，显显得更得更加伟岸加伟岸。。

““圆柏能在宁夏栽植成功很圆柏能在宁夏栽植成功很

不容易不容易。。银川曾经连续七年引种银川曾经连续七年引种

圆柏圆柏，，全都失败了全都失败了。。19361936年年，，中山中山

公园从西安引进了一棵圆柏公园从西安引进了一棵圆柏，，栽栽

植在这里植在这里，，经过吴兴德师傅的悉经过吴兴德师傅的悉

心培育心培育，，最终得以成活最终得以成活。”。”88月月22日日，，

中山公园绿化科技术员张强华回中山公园绿化科技术员张强华回

顾了顾了““宁夏第一柏宁夏第一柏””的前世今生的前世今生。。

圆柏也叫桧柏圆柏也叫桧柏，，是柏科刺柏是柏科刺柏

属常绿乔木属常绿乔木，，喜光喜光、、较耐阴较耐阴，，喜温喜温

凉凉、、温暖气候温暖气候。。多年来多年来，，张强华与张强华与

其他技术员一起其他技术员一起，，精心养护着中精心养护着中

山公园里的每一棵古树名木山公园里的每一棵古树名木，，每每

年都要给它们年都要给它们““体检体检”，”，定制一套定制一套

““全身诊疗全身诊疗””方案方案，，实施抢救复壮实施抢救复壮。。

““对这棵圆柏重点采取三方对这棵圆柏重点采取三方

面养护措施面养护措施：：从地面打孔从地面打孔，，从根部从根部

施肥施肥；；20162016 年在树的周围支起一年在树的周围支起一

个圆形铁支架个圆形铁支架，，以防大风将其吹以防大风将其吹

倒或倾斜倒或倾斜；；晚春时晚春时，，在枝干上吊瓶在枝干上吊瓶

为其输营养液为其输营养液。”。”张强华说张强华说，，除此除此

之外之外，，公园还加强了科普宣传公园还加强了科普宣传，，树树

上挂的牌子上附有相应的档案数上挂的牌子上附有相应的档案数

据及二维码识别系统据及二维码识别系统，，市民或游市民或游

客扫描二维码就能了解这棵圆柏客扫描二维码就能了解这棵圆柏

的种类的种类、、习性和历史等习性和历史等。。

长势旺盛，待遇不一般

87岁“宁夏第一柏”年年都“体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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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塔博物馆院内银白杨。

永宁四棵树。

海原千年“古茶树”。罗宝铜供图

中山公园内的圆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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